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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鲁西南生活过的人都
有过这样的记忆：小时候在奶奶嗡
嗡的纺车声中入眠，在母亲哐哐的
织布声中醒来。身上穿着粗布衣，
床上铺着棉布单，温暖而舒适。

位于菏泽市鄄城工业园的中
国鲁锦博物馆成立于1995年，作为
一所专题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与
鲁锦的历史、文化相关的物品，并
对鲁锦进行现场复原，让走进博物
馆的人与鲁锦文化近距离接触、对
话。

鲁锦是鲁西南地区民间的棉
织花布(粗布)，因织工精细、绚丽多
彩，极似织锦，而于1985年被有关部
门定名为“鲁西南织锦”，简称“鲁
锦”。鲁锦制造者采用传统的纺织
工具和天然颜料，用娴熟的技艺织
成，图样、花色繁多，品种逾千种。
鲁锦的布局设计、纹路构图严密，
图案绚丽多彩、古朴典雅，具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现在已经成为名扬中外的手工艺
品和生活用品。

早在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就已
出现了一种木制纺织工具——— 腰
机，其结构极为简单。汉代斜梁机
的出现则标志着纺织技术的逐渐
成熟。在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石像
上的“曾母投杼”图中，曾母使用的
斜织机即现在鲁西南地区普及的
立式织机的先祖。汉代斜梁织机上
的卷经轴、经木、综、蹑等关键部件
均已具备，使用时可以手脚并用，
大大加快了纺织速度。今天看来这
种织机结构过于简单原始，但在当
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

中国鲁锦博物馆馆长路维民
说，鲁锦就是过去的“老粗布”，但
手工织造工艺极为繁杂，从织棉纺
线到上机织布，大大小小要经过72

道工序，具有独特的手工提花织造
工艺，所以形成了色彩鲜艳、对比
强烈的图案艺术。与其他地区的手
工织布相比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
2008年，鲁锦织造技艺被国务院公
布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1995年，为了更好地挖掘鲁锦
艺术，保护这一民俗民间文化，鄄
城县文体局开始筹备中国鲁锦博
物馆。在筹备之初，他们就觉得博
物馆不一定要大规模，但一定要有
厚重的历史感，要让游客流连忘
返。

1996年，他们向山东省文物局
申请了三万元博物馆藏品征集费，
之后便开始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
买鲁锦面料。由于鲁锦制作费时、
费力，当时民间织布的人已经不
多。在收购中一条床单竟要价500

元，工作人员在几经讨价还价后最
终还是没能成交。鲁锦博物馆怎能
没有鲁锦？后来路维民和同事们想
尽各种办法，最后购进了一批毛巾
被，用以置换鲁锦，最终受到人们
的欢迎。如今，博物馆内鲁锦面料
总长度达3000余米，鲁锦成品170余
件，鲁锦机具80余件，图片1000余幅
等。

如今，中国鲁锦博物馆已搬至
鄄城工业园内，正在对展厅进行升
级改造。博物馆将以鲁锦文化为主
题，分为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四
部分，更好地将现代生活与传统生
活相结合。

“鲁锦是农耕经济的产物。”路
维民说，新的博物馆还因此增加了
鲁锦的生产背景，增设了犁、耙、太
平车等工具，并向参观者展示工艺
流程等。同时，博物馆还会展示鄄
城典型村落的图片、砖雕、条编等
手工艺品，并在展厅入口处充分利
用空间宽敞明亮的特点，用鲁锦形
式喷绘，通过抽象图案的重复、平
行、连续、间隔等变化，形成特有的
节奏和韵律。

“新馆建成后，我们将会组织
小学生来参观，对其进行乡土教
育，让他们了解菏泽的本土文化。
此外还要与旅行社联系，让游客来
鄄城旅游时免费参观鲁锦文化。”
路维民说，他们想通过这些措施来
保护鲁锦这一民间技艺，并让更多
的人有机会了解、欣赏鲁锦。

鲁锦：

鲁西南人的记忆
□李德领

我的家乡菏泽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底蕴深厚。菏泽地区
的方言属于典型的北方方言范
畴，与普通话的差异虽不像南
方方言那样明显，但又带有浓
烈的本土印记，具有鲜明的地
域传统文化特征。菏泽不仅是
有名的牡丹之都，而且还有好
汉之乡的美誉。

故乡的人个性粗犷、豪放、
朴实、处事果断、为人耿直，表
达方式也直接明了、言简意丰。
像第一人称的“我”、“我们”，第
二人称的“你”、“你们”，都能用

“俺”、“恁”、“咱”代替，互相通
用毫无语言障碍。大人们对小
男孩叫“小”，对小女孩叫“妮”，
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亲昵喜
爱。“咋？”表示疑问或设问，与
人交谈时回应一个“管”字，则
表示“好，放心吧，这事包我身
上，绝对没有问题”。“言是哩”，
意思是“所言极是，您说得很有
道理，我完全同意”！言语间透
露出对他人的肯定和赞许。

菏泽地处广袤的黄河冲积

平原，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
家乡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
耘、播撒希望，对与生产生活相
关的事物有着独特的称谓。“虫
艺儿”，是对鸟虫广义上的称
呼。把麻雀叫作“小小虫”，大概
认为麻雀是飞鸟中个头最小的
吧。称金蝉为“爬叉”，也许是因
为蝉夜间善于攀爬灌木草丛，
还可能其爬行动作形似幼儿的

“七坐八爬叉”。蛇的形体又细
又长，被叫做“长虫”。菏泽人所
称的“马蜂菜”，学名马齿苋，茎
和叶片肥厚多汁，既能凉拌、蒸
煮食用，又具清热、解毒功效。
农村虫蜂多，谁家的人被马蜂
蜇了，赶忙从地里挖几棵捣碎
贴敷，不多时就消肿止痛了。

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从民
间中来，从生活中来，从劳动创
造中来。菏泽人称被子是“盖
体”，盖在体上的；称褥子是“铺
体”，铺在体下的。“滴点儿”是
说开始下雨了，“住点儿”表明
雨停了。“雾细”指的是下毛毛
雨，这个词很有意思，颇有朱自

清散文名篇《春》中描述的“像
牛毛，像花针，像细丝”的意境。

“麦梢黄，麦口儿”，说的是麦子
将要成熟收割的季节。“下紧
了”，就是告诉你雨雪下得很
大。“那雪下得正紧”，这是《水
浒传》中“林冲风雪山神庙”章
节中的一句话。正是因为这个

“紧”字，金圣叹评价“境界全
出”，鲁迅先生认为“富有神
韵”，周先慎称赞“凝练厚重，惜
墨如金”。殊不知，在菏泽上至
耄耋老人，下到咿呀孩童，“下
紧了”都会常挂嘴边。

方言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
化和生活习性相联，所谓“百里
不同俗，十里改规矩”。菏泽人
把晚饭叫做“喝汤”，现在傍晚
时分人们见面，都还互相问句

“喝汤了没有？”过去老百姓缺
吃少穿，尤其是冬季天寒地冻，
天黑了就烧点热汤喝暖暖身
子，再说晚上没有劳作，无需多
吃干的，喝点稀汤就可以了，久
而久之有了喝汤的习惯。菏泽
人说的“烤火”，意即取暖。以前

农村没有供暖设备，冬天家里
来了客人，主人就会抱上一堆
柴火放在堂屋中央点着，亲朋
围坐一起嘘寒问暖，再把燃烧
后的灰烬盛进盆里烘脚。

现在，城市人流行春天里
踏青郊游，菏泽民间则有“走百
病”的风俗。“走百病去！”正月
十六这天一呼百应，男女老少
一大早到田间地头走走转转，
祈求把“病”遗在路上、丢在野
外，使得“百病”全消，身体更加
健康。

方言有时好笑，有时添趣，
有时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尴
尬。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乘
坐公共汽车探亲归队，乘务员
途中清点乘客，发现少了一人，
正着急之时，车上有位热心的
老乡大喊“这里废了一个”，众
人吃惊！仔细询问，原来有个旅
客长途劳顿，躺在座位上睡着
了。菏泽地区普遍把“睡”(shui)

读作“废”(fei)。
方言是一种文化和情结，

是难以割舍和丢弃的。

品咂家乡方言
□张同华

在菏泽大剧院
在菏泽这么一个偏僻的地

方，有一座能给人带来这么多
幸福感的新剧院，它已成为当
地人的心理地标。这就是菏泽
大剧院。

百鸟朝凤

菏泽大剧院，新年音乐会，
中国青年民族乐团。

乐团的灵魂是他，舞台的
王者也是他。

所有乐器和它们的主人都
虔诚地仰望着他，不敢有丝毫
懈怠；同时他的目光遍及舞台
所有角落，不忽略任何一处。一
首《春节序曲》下来，他完成了
一对一、一对多的精神交流。这
是一场默契的美妙的交流。

他是王甫建，乐团的指挥。
但唢呐曲《百鸟朝凤》出现

了，舞台的主角刹那间发生了
变化。百鸟一出，王者甘愿成为
配角。

这是今晚唯一一首他不是
主角而甘当配角的曲子。他朝
见百鸟，又与百鸟一同朝凤。

多么伟大的《百鸟朝凤》
啊 ，这是鲁 西 南 人 的 胎 教 音
乐。

这是迄今为止我欣赏到的
唢呐曲《百鸟朝凤》的最高级
版。过去多是一个人吹，今晚则
是三个人同时吹；过去常见的
是三五个人混搭的乡村乐班，
除了主角的一把唢呐外，顶多
再加上一笙、一梆、一锣作陪，
今晚为之配音的则是一支五六

十人的国家级乐团，除唢呐外，
笛、笙、琴、琵琶、阮、筝、箜篌、
胡，应有尽有，它们甘愿为唢呐
充当配角。

它们朝见唢呐，朝见百鸟，
又与百鸟一同朝凤。

爵士四重奏

真棒啊，凯文·沃伦！我终
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鼓音。它
出自一场爵士四重奏。

2013年10月20日，菏泽大剧
院，加拿大亚尼克·瑞约爵士四
重奏，一个半小时，这是我平生
第一次现场听爵士乐，也饱了
一顿爵士乐的眼福和耳福。

主角当然是萨克斯和亚尼
克·瑞约，但四重奏的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成为主角。萨克斯，吉
他，低音提琴，爵士鼓，自由组
合成二重奏、三重奏，或者独
奏，但不管是二重奏还是三重
奏，都对即将出现的四重奏怀
有一种隐约的期待。

每个人，每种乐器的暂时
缺席，都意味着其更大的回归，
因为这是另外三种乐器的深沉
的希冀。

四个人中我最喜欢的是鼓
手凯文·沃伦。他经常闭着眼，
鼓槌似乎是双手的延长，感觉
大于思想，自由敲打，灵魂飞
舞，直达天庭。

我最尊敬的是亚尼克·瑞
约，他是乐队的灵魂，是总指
挥，他的武器是萨克斯，但真正
让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作曲家

的角色。对于作曲家，尤其是作
曲家兼指挥家，我素来仰目视
之。

今晚演奏的《在神话中》、
《报告》、《新注释》、《终结》、《黑
色的三》、《圈之角》、《宽广大
路》、《乔司博士》、《原始之歌》
皆出自亚尼克·瑞约的原创。

《沂蒙山小调》和《谁不说俺家
乡好》也是由他改编成加拿大
爵士乐的混搭。

亚尼克·瑞约着一身黑色
的宽松的练功服，就像一个主
宰舞台的黑色灵符，他在这里，
又不在这里。在这里，在这方舞
台上，他只是灵光一闪而已。

此时，我又回忆起那种仿
佛施了巫术的鼓声。由远及近，
由近及远，密密麻麻，无边无
际。每一种声音都是一条道路，
一种选择，一种可能性，而这众
多的可能性，众多的道路，众多
的选择，正是其永恒魅力之所
在。

风儿，它牵动了什么？

大剧院，“菏泽之春”音乐
会。

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即将
开始，工作人员正对舞台做最
后的布置。

观众陆续入场。从外面的
牡丹广场望过去，大剧院像一
朵巨大的牡丹在灯火辉煌中绽
放。

在灯光的笼罩和保护下，
星星、原野、土地，似乎分外遥

远。
大剧院又像一只巨轮在黄

昏里轻摇慢舞。
一个女人在广场上行走，

风吻着她的连衣裙。走着走着，
她变成了一只野狐狸，消失于
白昼和黑夜的拐角。

一只猫在广场上行走。它
曾是一只流浪猫，后来被人收
养，主人给它取名狐狸精。

一个小男孩牵着妈妈的手
在广场上行走。母子俩时断时
续的对话声：

妈妈，妈妈，你看一只狐狸
消失了。

什么狐狸？那不是一只猫
吗？

不，妈妈，你错了，猫是猫，
狐狸是狐狸呀。

傻孩子，菏泽城哪有狐狸
呀？

妈妈，妈妈，你看，它又回
来了。

它又回来了？噢，那不是一
个女人吗？你应该叫她阿姨。

不，妈妈，你错了，它真是
一只狐狸呢。

一个孩子喊道：我画猫，画
虎，画狐狸。我画了一只三不
像，它像猫，像虎，像狐狸。

一只猫在黄昏里行走，在
广场上行走，它曾是一只流浪
猫，后来被人收养，主人给它取
名狐狸精。

一个女人一边走一边自言
自语：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一只
狐狸呢？

风儿，它牵动了什么？

□黄体军

菏泽大剧院外景。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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